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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国琮的人生中，有两次乘船的经历让他
在鲐背之年依然记忆犹新。

1938 年秋，日军登陆大亚湾，广州沦陷。16
岁的余国琮随父母挤上小船逃往香港，出发不远
即遭日本橡皮艇袭击。人们面朝下紧贴船板，一
发发子弹擦过头皮。亲历国难，少年余国琮骨气
不倒，家国情怀镌刻于心。

1950 年夏，载有 100 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美国
游轮“威尔逊总统号”由旧金山驶往香港。已在美
国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余国琮阔别恩师、谢绝厚
禄，以到香港探亲为名避开美国政府的注意，满
怀报国志气，学成归来。

只有归国，没有退休。60 多年来，余国琮一
直在为中国的化工事业耕耘不辍。他倾力科研，
著作等身；他心系实业，惠国惠民；他倾情育人，
桃李满天。尽管人生的长河几经起伏，但余国琮
的船舵始终驶向真理，驶向祖国。

心系科学救国

1950 年，在美国的科学家名录上，出现了一
个中国人的名字：余国琮。当时他年仅 28 岁。

余国琮自幼勤奋好学，1939 年他在香港考
区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化工系，毕业后短暂担任过
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助理工程
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并未让他安于清
闲，业余时间他继续学习化工知识。1943 年底，
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唯
一的考点就设在重庆。余国琮参加考试，顺利收
到了美国名校密歇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47 年，余国琮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博士
学位。他的博士研究方向一个是精馏，另一个是
热力学。余国琮与美国实力雄厚的梅隆工业研究
所交往频繁，一流的科研环境使他迅速成长。余
国琮深受导师库尔教授的赏识，他被留校任教，
并指导研究生，成为当时在美国大学的化工系中
执教的第三名中国学者。余国琮为研究生讲授的

“高等化工热力学”课程的选修人数很多，一些来
自企业的工程师慕名而来，这成为该校极为罕见
的研究生“大班课”。

3 年中，余国琮和库尔教授合作，先后在学
术刊物上发表了 6 篇论文。他提出的汽液平衡组
成与温度关系理论曾长期被一些专著、手册所采
用，被称为“余—库”方程。他在美国初露锋芒，获
得了象征学术成就和荣誉的 3 把“金钥匙”；他的
名字被列入了美国科学家名录。库尔教授认为他
和余国琮将是探索未知领域的亲密合作者，还把
家里的钥匙交给余国琮一把。

然而，1950 年夏，余国琮怀抱着科学救国的
热情，向库尔教授诚恳地表示：“留在美国，我们
共同合作，将会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新中国刚刚
成立，祖国的建设更需要我。”

那时，余国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首届
理事。留美科协是一个动员留学生回国参与新中
国建设的组织，他们计划把全美代表大会设在匹
兹堡，余国琮便向匹兹堡大学借到了一间教室，
称要给学生补课。他还用办公室的设备印刷了相
关宣言、通讯录和文件。在协会活动中，余国琮多
次表达了自己学成后回国建设新中国的志向。

因为母亲在香港，1950 年 8 月，余国琮便以
探亲之名向匹兹堡大学“请假一个月”，只有库尔
教授知道余国琮是辞职回国。香港当时还是英国
的属地，余国琮办了一个英国的签证，同时还办

了一个重返美国的签证，避开当局怀疑。
当余国琮离开旧金山之前再次向库尔教授

告别时，他从电话里听到了教授颤抖的声音，这
声音表达着一位良师对爱徒的依依惜别之情。

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对余国琮的学术成长
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影响浓缩成两个字———信
心。余国琮说：“梅隆工业研究所在当时的美国是
很出色的。我在其中从事科研工作，觉得美国在
化工方面也没有特别高明的地方，如果我们下点
功夫，也不见得赶不上他们。有时你在圈子外面
看看，好像他们水平挺高的，你真正到了圈子里
会发现不过就是这样。这样一想，对我以后在工
作中增强信心，很有帮助。”

不负总理重托

回国后，余国琮应好友林宗彩的邀请，到唐
山工学院化工系任教。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余
国琮随调到了天津大学，在这里，他为我国的化
工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1958 年，我国由苏联援建的
第一个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行。原
子反应堆需要重水做减速剂，随
着中苏交恶，我国的原子能事业
面临着停转的威胁。余国琮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确定了要攻克分
离重水的难关。他的研究工作很
快得到了中央和上级有关部门的
重视和支持，被定为绝密等级。

1959 年 5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来到天津大
学视察，特地参观了余国琮分离重水的实验室。
那天，大家站成一排等候总理的到来。总理与余
国琮等人一一握手。看到实验室几个二十多岁的
年轻人的面孔，总理说：“你们都还年轻啊！”他夸
赞重水科研队伍有了人才储备。

周总理进入实验室时，因为保密的考虑，工作
人员不准照相，其他人也不准进入实验室。余国琮
向总理汇报了实验室科研情况，没说几句，总理马
上听出余国琮的口音：“你是广东人吧？”余国琮说
是。总理问：“你是广东哪里的？”余国琮说：“我是广
东台山人。”总理马上说道：“哦，排球之乡嘛。”几句
简单的谈话使大家紧张的心情立即放松。

周总理对重水研究寄予厚望。他紧握余国琮
的手说：“我听说你们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绩，
我等着你们的消息。现在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
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一定要生产出自己的重
水，要争一口气！”

不久后学校告诉余国琮，说周总理专门从武
汉打电话过来，关心重水科研进行得如何。余国
琮回复说：“你可以告诉总理，研究进行得很顺
利。”重水在天然水中的浓度约为 0.014%，余国
琮带领的实验，为提取纯度达 99.9%的重水提供
了关键设计。

1961 年，我国重水生产进入了攻关阶段。
由周总理亲自过问，国家科委负责，在全国组
织了重水生产攻关小组。余国琮是主要技术负
责人之一。由他领导的天津大学重水科研被列
为国家科委重点攻关项目。余国琮还担负起了
培养重水科研人才的任务。他在天津大学创办
了我国第一个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专业班，亲
自编写教材并讲授，从技术和人才上为我国重
水生产奠定了基础。

余国琮不负重托，首次提出了浓缩重水的
“两塔法”。该技术作为我国迄今唯一的重水自主

生产技术被延用至今，为实现我国重水的完全自
给，为新中国核技术起步和“两弹一星”的突破
作出了重要贡献。

“手到病除”高手

上世纪 80 年代初，大庆油田斥资从美国引
进一套先进的负压闪蒸原油稳定装置。这些装置
同时还是大庆 30 万吨乙烯工程的配套工程，整
个工程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 17 种、58 万吨
塑料和化纤等商品原料，一年可创利润 50 亿元。
然而，这套装置投产后轻烃回收率一直达不到生
产要求，美国公司副总裁曾带领专家进行了 2 个
月的调试仍未能解决问题，后对大庆进行了部分
赔偿，一走了之。最后，大庆人把希望寄托在余国
琮及其科研组身上。他们慕名来到天津大学请求
支援。

事关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声誉，余国琮毫不
犹豫地答应下来。随即，他带领助手王世昌等人

一起亲赴现场调查研究，提出了新的改造方案，
改变该装置中板式闪蒸塔的一些结构并对压缩
机系统和抽真空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了调整。机
器启动运转的时候，轻烃回收率的指标在技术人
员的紧紧注视中不断攀升：1.1％、1.2％、1.3%
……轻烃回收率不仅达到原设计指标，还超过了
预期！同时，装置的操作性能改善，运行更加平
稳，消泡剂用量大为下降，能耗降低。

试车成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大庆油田。这
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我国在化工分离技术方
面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984 年 5 月，余国琮又对我国首批引进，但
投产后未能达标的燕山石化大型乙烯装置中最
为关键的装置，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精馏塔———
DA-101 汽油分馏塔“开刀”。为了提高产量、降
低能耗，余国琮等将其由原浮阀塔改为板波纹填
料塔，改造十六层塔板，一次开车成功。

改造后，该塔年产量上升到 36 万吨以上，阻
力降低 2/3，节能超过 10%，总经济效益达 512 万
元。当时改造这样大的填料塔，不但我国未曾有
过，在国外也是少见，可见难度之大。改造后该塔
成为我国最大的填料塔，国外比它大的填料塔当
时也是寥寥无几。DA-101 汽油分馏塔的改造成
功是填料塔科研与生产结合走向大型化、走向成
熟的里程碑。

余国琮及其团队先后针对大庆乙烯、茂名石

化大型炼油减压精馏塔、上海高桥千万吨级炼油减
压精馏塔、齐鲁石化百万吨级乙烯汽油急冷塔等一
批引进或自行设计、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精馏塔进
行了成功的技术改造或设计，带动了整个石化工业
分离过程的技术进步。目前全行业 80%以上的精馏
塔均采用了新技术，其在炼油常减压精馏领域覆盖
率达到了 90%，同时在空气分离这一重要领域达到

80%以上，完全取代了国外技术，使
我国的精馏工业技术实现了更新
换代，有力促进了我国石化工业的
跨越式发展。

余国琮还十分注重以市场为
导向积极推动产业化。他亲手创
建了精馏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以及我国最早的高效精馏设备产
业化加工中心，创造性地提出了

“研究设计—加工—安装—服务一条龙”的成果
转化模式，解放了团队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在获
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技术的进步实现了节
能减碳的显著效果，为我国石化工业的可持续发
展和绿色发展开辟了前景。

牵头教学改革

作为国家化工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铺路
人，余国琮先后主持了三次大规模的教改实验并
取得良好成果。他在多个场合上说过：“我是一名
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最大的职责。”

余国琮经历过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在美
国深造并任教数年，回国后又接触到苏联教学
模式，90 年代以后国际交流频繁，他访问了欧
洲多所大学，对欧洲大学的教学模式也很是熟
悉，十分具有前瞻性。在教改过程中，余国琮最
早提出把文学、艺术或者法律等人文学科的内
容加进教学计划，加强实习环节，取消一些专
业课考试而改为撰写读书报告，实验室对高年
级研究生开放等。

余国琮主持的第一次教改是教育部高等
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
划项目“化工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内容
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他牵头制定了一个
以素质为指导、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与国

际接轨的教学计划；最早提出了实行学分制；
建立了化工实验、化工设计、化工仿真实习等
几个化工样板基地；推行多媒体与板书结合的
教学方式；组织编写了几十种面向 21 世纪的
新教材。这次教改创立了我国化工类人才培养
的新模式，明确了我国化工类高等教育今后改
革与发展的方向。

2000 年和 2006 年，余国琮继续参与了后续
第二次、第三次教改工作。经过近 10 年的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教学改革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的制定完成，构造了全方位的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形成了新的教学模式，构建了培养化工类创
新人才的课程体系，编写出一批不同风格的高水
平化工基础与专业教材，开发了百余种化工多媒
体课件与网络课程。

余国琮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在课程安排
时减少上课学时，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使他
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余国琮在向鉴定专家汇报时说：“素质教育是
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个核心。我们的创新人才一定
要有良好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大学
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个
重要阶段。我们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
容、改革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技术，构建培养化工
专业创新人才的框架。”

余国琮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5 年获得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然而，他并没有自己保
留这珍贵的获奖证书，而是把证书捐赠给学校
档案馆，希望能够激励青年教师们为祖国的高
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始终认
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我所做的事
也是一个大学老师应该做的事。如果说有些什
么成就的话呢，应该归功于我的团队，而不是
我自己。”

50 多年来，余国琮始终没有忘记周总理的
重托，他怀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把对祖国的
爱融于事业中———为争一口气，他成为了一位卓
越的科学开拓者；为争一口气，他积极推动了科
技成果的产业化，造福国民；为争一口气，他倾心
育人，桃李满天，并打造了化工专业研究的人才
梯队。 （作者系天津大学宣传部工作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时，在美国滞留着近 5000
名中国留学生和各类科研人员，主要分布在
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是回国参加
建设，还是继续滞留美国，成了中国留学生们
议论的一个话题。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争取海外留学生，
周恩来就特别强调，“党不仅需要政治家，也
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专家，而且从现在起就需
要注意培养。”党中央派出计苏华、徐鸣、赖亚
力、兰毓钟、薛葆鼎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通
过官方考试, 以学生护照或官方护照中的身
份在留美学生中开展进步科学技术人员活
动，并于 1949 年 6 月酝酿成立“留美中国科
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

薛葆鼎曾在匹兹保大学留学，余国琮在匹
兹堡大学任教，两人因此相识。1949 年 6 月的
一天，余国琮收到薛葆鼎的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要搞一个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动
员留学生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已经组织得
差不多了。”原来，即将成立的留美科协正在筹
备开一个全美代表大会，希望把地点设在匹兹
堡。当时在美中国留学生比较多的地区一个是
美国东部，靠近纽约附近，另一个在美国中东
部芝加哥附近。正好匹兹堡在两个城市当中，
而且交通发达，所以两边来的人都比较方便。
由于经费有限，同时也避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
意，留美科协不能公开选择宾馆之类的场地来
开会。所以薛葆鼎请余国琮帮忙想想办法。

“能帮忙的我一定帮忙！”余国琮很快想

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当时已经是助理教授，就
以个人名义，顺利地向匹兹堡大学借到了一
间主楼的教室，称要给学生在那里补课。匹兹
堡大学来来往往都是各个国家的人，中国人
也不少，美国政府不太注意，来几十个人也无
所谓，这样就把地点问题解决了。

怀抱着建设新中国的憧憬，余国琮继续
为大会的召开献计出力。开会需要印刷宣言、
通讯录等资料，正好余国琮办公室套间的外
间是秘书室，里面有专门的印刷设备。很多个
晚上，余国琮就利用这台设备来印刷留美科
协有关的通信、宣言以及文件。

1949 年 6 月 18 日到 19 日，留美中国科
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在绿草如茵的匹兹堡
大学一座 42 层高的教学楼（楼名为学习圣堂
Cathedral of Learning）里举行。来自匹兹堡、芝
加哥、纽约、波士顿、费城等 13 个区会的 50
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留美科学工作者
的一次空前的盛会。会议通过了章程和宣言。
在名为《我们的信念和行动》的宣言中，留美
科学工作者发出自己的呐喊：“我们认为中国
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接近彻底胜利，新中国
的全面建设即将开始，因此每个科学工作者
都有了更迫切的使命和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
的机会，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也是我们
这一代中国科学工作人员无可旁卸的责任。
我们应该努力加强学习，提早回国参加建设
新中国的行列！”

根据留美科协章程规定，以会员代表大

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设理事会和监
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均由全体会员以通信
方式选出。1949 年 9 月 30 日，首届理事会和
监事会选举开票结果在纽约公布。余国琮因
其为留美科协成立而作出的贡献当选为首届
理事，同时入选理事的人员还有华罗庚、侯祥
麟、冯平贯、洪朝生、孙绍谦、张文裕、许如琛、
丁儆；候补理事有李树青、周世勋、徐贤修；监
事为赵佩之、涂光炽、严鸣皋；候补监事为唐
敖庆、钱存训、潘绍同。丁儆和赵佩之分别当
选为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

后来，留美科协在纽约、芝加哥都开过理
事会，余国琮积极参加。理事会广泛动员留美
同学回祖国服务。针对当时英国用不发香港
过境证的手段配合美国阻碍我留学生回国，
留美科协指定专人与英国领事馆交流，同时
也寻找其他不经香港回国的途径，如乘直航
中国的货船等，向会员们介绍。留美科协为留
美的科学 工作者回国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
工作，在国内的许多地方都安排了联络人员。

在协会活动中，余国琮多次讲了自己留
美学成后回国建设祖国的志向。他立志以科
学救国，改变祖国落后状况的心情，深深打动
了其他留美学生。“你在动员人家的同时也等
于动员自己，也了解很多国内如何优待留学
生、怎么希望留学生回来、怎么很需要人才等
等的情况。这个经历对我也很有影响，对自己
回来还是挺有帮助的。”参与留美科协已经成
为余国琮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

余国琮与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姻宋雪峰 朱宝琳

延伸阅读

余国琮曾深情地说过：“我们中国人并不笨，我们能自力创
新。我不仅仅要自己去争一口气，更要把‘争一口气’的精神传承
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继续为中国‘争一口气’！”

余国琮，男，汉族，1922 年 11 月 18 日出生于广州，祖籍广东省台山县，民进党员，天津大学教授，中国科
学院院士。作为我国精馏分离学科创始人、现代工业精馏技术的先行者、化工分离工程科学的开拓者，余国琮在
精馏技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领域做出了系统、开创性工作，他提出的热力学活度系数理论被称为“余—
库”方程，被多本经典著作和手册采用。1985 年，余国琮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8 年
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还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
2003 年获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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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年来，余国琮始终没有忘记周总理的重托，他怀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把对祖国的爱融于事业
中———为争一口气，他成为了 一位卓越的科学开拓者；为争一口气，他积极推动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造福
国民；为争一口气，他倾心育人，桃李满天，并打造了化工专业研究的人才梯队。

余国琮：为争一口气
姻朱宝琳

心系科学救国

牵头教学改革

“手到病除”高手

盂

于

淤 1945 年余国琮在美国密
歇根大学上学时的照片。

于1991 年余国琮在西南联
大旧址留影。

③ 1947 年余国琮在匹兹堡
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时的照片。

淤

不负总理重托


